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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的少数民族网络社群建构
张　 媛

摘　 要： 借由社交媒体对离散的少数民族人际交往的勾连来探究少数民族网络社群在虚拟空间的建

构。 首先从网络和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进行分析， 接着从社交媒体的特征说明

网络社群如何跨越时空凝聚少数民族群体认同， 最后借由对少数民族社交媒体的分析来探讨网络社群中的

认同建构。 经过研究发现， 少数民族在社交媒体中凭借对过去的怀念与选择性回忆、 基于地缘关系的认同

追溯、 来自起源的一种宿命感等几种方式来建构群体归属， 强化群体认同， 并利用共时性的想象拉近彼此

之间的距离， 从而建构出一个想象的族群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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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科技的发展促使网络成为现代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网络所带来的

凝聚力也比传统基于人际关系和现实交往等所形成的凝聚力更为紧密。 因此透过网络所建构的虚拟社

群彻底改变了过去群体维系和群体交往的模式， 这也给研究群体身份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 网络的发

展为社会带来了许多便利， 社交媒体提供了给身处不同之地的人们交流的平台， 网络为少数民族身份

认同提供了新的场域， 有利于少数民族培养民族的自信心、 自豪感和归属感。［１］ 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

起， 许多以凝聚家族成员感情、 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微信群纷纷建立， 在微信群中， 根源于血

缘、 族群联结的成员们通过 “想象” 凝聚出对群体的归属感，［２］ 微信群成员们结成了息息相关的共同

体，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也成为民族凝聚和身份认同的重要的黏合剂。［３］

网络和社交媒体虽然名为虚拟， 但是在少数民族群体凝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有鉴于此，

本文将关注四个研究问题： （１） 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２） 网络和社交媒体如何促成一

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网络社群概念？ （３） 少数民族群体如何借由网络和社交媒体来建构认同？ （４） 网

络和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在虚拟空间中建构族群认同有何意义？ 有哪些重要的认同元素？

一、 少数民族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动因及其核心要素

少数民族认同研究一直以少数民族群体之内存在一种一致性认知作为前提， 但是群体成员每一个

个体的大脑之中对于群体的认知彼此之间实际上可能存在差异， 在研究和分析少数民族群体的时候，

谁能够被视为是群体之中的人， 谁又应该被摒弃在外？ 以下将从少数民族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开始，

以探讨少数民族族群认同凝聚的各种动因以及核心要素。

（一） 基于客观特征所认定的文化因素

过往对于少数民族族群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血缘、 宗族、 风俗习惯、 文化或者对语言等影响

因素的研究层面， 但是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 预设具有相同祖先的血缘、 说着共同的语言、 穿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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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服饰、 有着特定的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的某一群人就是一个共同的民族， 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

少数民族群体形成的动因。 同时从客观本质上来认定是或者不是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 这在判定标准

上本身也存在质疑之处。 第一， 就 “血缘” 而言， 回溯几千年以前来追查一个祖先血脉源头难免会有

中断和不可考之处， 这使得血缘传承的本身就过于依赖神话传说而非可靠的证据。 第二， 由于父系社

会一向是以父亲的姓氏作为宗族谱系延续的标准， 是不是属于某个族群单纯以宗族来界定， 对于少数

民族群体边界的形成显然有所误差。 第三， 就 “语言” 特质而言， 如果以是否掌握某个民族语言作为

标准， 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普遍都不会本民族的语言， 也不能就此认为他们不再属于少

数民族群体一员。 最后， 就 “风俗习惯” 而言， 居住在邻近地区的人群大多会拥有类似的风俗习惯，

或者同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成员由于分散在不同地区也会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 同理， 衣食住行、 节

日庆典、 建筑风格都未必能够作为族群边界划分与族群界定的标准。

　 　 因此， 将族群等同于文化， 将少数民族的族群边界与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视为等同， 这本身就是

具有危险性的。［４］那么同样的作为少数民族群体成员， 文化特征呈现出部分重叠又不完全相同， 其间的

模糊性使得少数民族群体边界的认定显得更为复杂。

（二） 个体主观选择下的心理认同

马克思·韦伯提道： 具有相同的身体外观或相同习俗， 或具有共同的记忆， 并且在主观上相信自己

是共同祖先的后代的一群人常常会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族群， 但是具有这些共同特征的族群成员并不

构成一个群体， 它只是让群体较容易形成而已。［５］也就是说， 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文化记号、 历史记忆的

人， 在主观上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形成族群认同， 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 从客观的族群身份到

主观的心理认同、 族群意识甚至集体行动之间， 仍有赖特殊的历史发展和心理认知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 （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 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社会人群的

界定与分类， 应该根据外部观察者的客观认定， 还是以群体成员的主观认同为依据？［６］ 从少数民族族群

认同问题来看， 有些学者提倡以积极主动的自我认同来面对族群的划分， 强调族群形成过程中主观认

同的积极作用。 布拉斯 （Ｂｒａｓｓ） 指出， 族群认同本质上而言是基于族群而形成的， 尽管从客观方面而

言族群本身拥有诸如语言、 文化、 宗教、 风俗习惯、 肤色样貌和地理区域等客观特征， 这些都可以被

用于界定族群， 但是更重要的是族群的形成和认同感完全是一种基于主观上的认知，［７］ 族群认同本质上

而言就是一种主观认同， 展现的是个体对于群体的主观喜好、 赞同或者支持群体的态度倾向。 族群成

员必须对所属族群形成主观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族群认同才能形成。

（三） 少数民族族群身份的论述以及认同建构

族群身份建构不是凭空虚构也不是任意歪曲或者捏造， 而是应该提出一套完整的关于族群的论述，

认同建构并非是否定过去历史的真实性， 而是过去的历史经由不断的重复论述、 想象与回忆来形成并

塑造群体认同的基础。 安德森在 《想象的共同体》 中提出民族群体的诞生和形成并不是虚假和真实性

的问题， 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的不同。［８］（１）所以想象本身不是虚假的， 而是一种形成任何群体所不可

或缺的认知过程。 相同的， 王明珂 《华夏边缘》 一书中也提出， 在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借由族群的

“集体记忆” 来凝聚人群， 并由 “结构性失忆” 重组过去以适应变迁， 在此过程之中， 无论是记忆或者

失忆都是为了整合建构出一套新的族群认同观。［４］（２９）

所以， 少数民族族群认同必须透过论述来重构关于过往的历史论述， 以动员少数民族群体认同。 少

数民族作为一个群体， 其形成的过程是一种选择建构的过程， 并不是虚构历史的过程， 而是选择、 强

调和诠释的结果， 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叙事与论述脉络来为某一个族群寻找 “正当性” “合法性” 的来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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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少数民族群体如何以想象的方式来建构认同， 某种程度上与互联网络的某些特征彼此之间具有共

性， 因此使得少数民族群体的想象建构和自我论述能够镶嵌于网络社群的概念之中。

二、 分散与凝聚： 社交媒体与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建构

近年来人群的群体凝聚和交往模式由于受到网络和科技的发展迅速面临变革， 尤其是网络的诞生

与全球化的发展彼此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 ４３ 次 《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８􀆰 ２９ 亿， 普及率达 ５９􀆰 ６％， 网民通过

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９８􀆰 ６％。① 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开始从线下向线上转换， 在此过程之

中， 以网络和新兴的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平台对于群体交往和群体认同产生了更多的影响， 伴随此过程

也促成了新的网络社群模式的形成。

（一） 网络社群的形成与内涵界定

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架构模式， 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超越信息传播的基

本功能而与社会结构相关联。 一旦两个或者更多的个人之间发生了交互作用， 社会的关系就会存在，

社会群体就会形成。 在网络出现之前， 社会关系首先来自最自然的血缘关系， 其次是地缘关系， 进而

促使族群群体的形成与发展。［９］利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感和人际互动关系， 基于血缘、 地域与心理

归属关系的社会群体得以凝聚。

社会学者认为传统的社会中， “社会群体” 或者说是 “想象共同体” 在于以一种超越传统社会关

系， 同时又比社会的理性规范更具有情感凝聚的存在。 所以本文探讨网络和社交媒体所构成的少数民

族网络社群的概念， 将重点放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跨越时空的凝聚力的探讨之上， 以及如何借由网络

的联结来呈现新的少数民族族群的样貌。

（二） 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跨越时空的凝聚力

互联网络和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世界融合为 “地球村”， 网络和社交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传播

的工具， 也同时改变人们的社会生活， 甚至基本社会结构的转型， 开拓了新的生存空间与生活经验，

时空分离的社会结构让网络社群成为可能。 网络空间不再局限于地理疆域而是取决于信息和关系的联

结与运转， 时间和空间的意义被改变， 原来的可以被度量的、 直线的、 可预期的时间观所替代， 形成

了网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

霍华德·戈尔德 （Ｈ􀆰 Ｒｈｅｉｎｇｏｌｄ） 在 《网络社群》 一书中对网络社群做出了如下定义： 网络社群是

透过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借由彼此分享知识与信息、 相互关怀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认识而形成一种友谊

关系的团体。［１０］在网络社会， 人们彼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再像过去一样需要在固定的时间与地点， 人

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信息的沟通、 交流与分享， 网络和社交媒体创造了一个跨越现实的虚拟空间。 在

此前提之下， 凭借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虚拟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 而在网络社群的形成过程中，

关键就在于一种共有的 “想象感”， 群体成员能够想象存在一个网络社群， 这个网络社群承载着所有的

群成员彼此的共同兴趣和意义交流， 成为彼此情感的慰藉与依托， “想象” 不仅成为网络社群形成的基

础， “想象” 也决定了网络社群的边界。

虚拟空间中的网络社群与真实生活中的社会群体一样， 是社会所构造出来的， 由于长期经营的人

９８

① 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 ４３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ｈｌ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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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所构成的凝聚力， 在联系的过程中产生认同感， 这种安全而稳定的互动模式也提供了人们心灵

依附的所在。 借由网络而可以拥有的社会凝聚力不一定会比地理疆域作为范围的社会凝聚力差。 这种

网络社群所依附的情感凝聚， 与安德森的 “想象共同体” 概念相似， 由于大家接受一样的信息、 一样

的故事或者象征符号， 大家被网络在一个由共同语言、 管理制度的新关系中， 因为这些共同的参照点，

形成一个基于情感联系的社群。 因为网络社群既分散又联结的特质， 成员可以自由地重新建构一种突

破特定时空界限， 又超越特定血缘关系而与传统社会关系相似又相异的社会群体关系。

三、 “想象” 的书写： 少数民族网络社群的形成

网络所提供的交流平台与动员的聚合力， 对少数民族认同建构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具有什么意义？

如果虚拟空间得以唤醒网友的想象， 是什么元素让少数民族彼此自我认为是群体一员？ 是什么力量拉

近并凝聚了少数民族群体， 形成了群体认同？

安德森以不同时空背景的人分享共同信息来源的 “想象” 来建构一个民族共同体，［８］（１６） 王明珂以不

同族群文化异同的 “记忆” 来挑选和建构一个族群的认同感。 经过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交媒体和网络

使用行为的分析， 研究者发现大概具有几种凝聚少数民族群体的元素。

（一） 来自起源的宿命感所建构的群体归属

安德森认为， 民族概念最适合将宿命转化为连续， 将偶然转换为意义。 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 这

也成为他们建立我群认同的一个基础。 对许多少数民族群体而言， 族群的历史、 语言、 出生地， 甚至

是被承载的一种文化精神都是天然的带有不可拒绝的宿命感。

我认作为一个彝族人， 首先不能忘记自己的母语、 文字， 尊重彝族信仰。 相信万物有灵，

崇尚自然， 敬畏先祖， 不吃狗肉。 尽量少与异族通婚， 维持彝族高贵而纯洁的血统。①

少数民族的这种宿命感不仅来自感受自己身上留有的祖先的血液和承载着上一代遗留的文化与族

训， 还来自出生时所传承的语言和文化， 来自少数民族日常风俗习惯的大环境的影响。 少数民族在对

自己族群形成认同的过程中通过凭借社交媒体寻找到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群， 利用共同的记忆来回忆

过往， 形成情感的维系。

我们的祖先是阿纳老祖， 从明朝起我们就住在这里了， 我们是阿纳老祖的后人， 我为自己

彝族后裔的身份感到骄傲。②

宿命感是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心理建构论述的重要问题， 一旦形成就会塑造人们的思维与意识。

而其形成在于诠释论述的过程， 编织出一张少数民族群体的谱系网络， 一旦有了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

共同体想象， 将其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 无时无刻召唤强烈的历史宿命感， 从而诱发依恋与情感联系，

形成认同的力量。

（二） “家乡” 的意义建构： 基于地缘关系的认同追溯

通过社交媒体中的交往， 使得分散在各处的少数民族群体形成了一种基于原乡所在而产生的亲切

感。 少数民族在形成族群认同的过程中通常会以某个 “地方” 作为定点， 无论是哪里的少数民族， 都

有自己心中的 “家乡”。 “家乡” 代表一种具体与亲近的定点， 对少数民族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地方感镶嵌在过去感当中， 但是地方感却带来更多的 “家乡” 的感觉。 家乡预设着人与生俱来就属于

一个地方， 对许多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而言， 家乡的概念在离散的想象中是一个渴望的神话地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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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一个永远的梦想之地。

这， 就是我的故里， 我的家乡。 我们会回来的， 这里的山山水水能听懂普米语， 我们不会

忘记历史， 因为我们是普米人。①

安德森利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理论以 “朝圣之旅” （ｐｉｌｇｒｉｍａｇｅｓ） 来说明不同的时间、 地点

与地方之间的 “旅程” 是一种创造意义经验的论述，［８］（６３） 安德森认为 “旅程” 本身需要诠释， 模式化

的旅行是朝圣， 朝圣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 “朝圣者从边远和原本互不相关的各个地方向中心持续流

动之中而被经验与被实现”。 这样的概念衍生中， “家乡” 的意义建构似乎成了多数少数民族的朝圣之

旅， 朝圣作为少数民族识别的标志， 坐落在少数民族的记忆之中， 也成为一种渴望向原乡移动的凝聚

力量。

（三） 共同体的凝聚： 对过去的怀念与选择性记忆

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网络社群会从讨论少数民族的历史源流以及集体记忆， 从历史、 论述及民族文

化、 祖先等寻找根基， 同时族群成员彼此之间的共同历史记忆等都是对过去感的诱惑力， 这与霍布斯

鲍姆认为 “要成为人类社群的一分子， 就要将自己安置在这个社群所拥有的过去当中， 而过去乃是永

久存在人类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４］（３４）的说法是相一致的。

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傈僳族青年， 来自无论是听来还是看来还是走来都非常遥远的地方。 那是一个

抬头一线天， 低头一线江， 脚下一线路的地方， 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儿时伙伴

们生生不息的地方。 虽然我们身在城市， 但是我们的心依旧在我们的山寨， 在我们的家乡， 在

我们的民族。②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 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 我们的

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某一社会群体的凝聚。［１１］人类的心智不只是在追求一

件事情的正确性， 更重要的是在找寻意义， 所以对许多少数民族而言， 与其让自己身世成谜， 不如有

个他们相信为真的集体记忆， 即便那些可能是个神话。

吾祖阿纳， 逢山开路， 遇水建桥， 披荆斩棘， 风餐露宿， 披星戴月， 历尽艰辛， 历经数

月， 终于抵达皇都……吾祖回乡， 将银杏枝插于木佬垮， 今白果村。 时过 ６００ 余年， 今吾祖所

植银杏， 树干冲天， 枝繁叶茂， 如家枝族人。 繁荣昌盛， 人才辈出。 感念吾祖， 永感其恩。③

在共同体认同凝聚的过程中， 集体记忆常常被视为是能够增强人们对某个群体认同的重要凭借，

由于族群是以共同历史记忆凝聚而成的， 因此可以说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变迁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新的集体记忆凝聚与旧的集体记忆被遗忘的过程。［１２］集体记忆之所以那么重要， 是因为在我们每一个

人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对于 “起源” 的认知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是谁？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一

直是人类身份认同的终极问题， 对于社会人群的凝聚上， 这些起源是不是 “史实” 并不重要， 重要的

是人们相信什么是 “真的”。 通常情况下， 关于 “起源” 的说法为了适应现实环境的变化经常会被遗

忘、 修正或者重新诠释， 以便改变个体或者群体的认同， 进而可以重新界定族群之间的关系。［４］（５３） 由

１９

①

②

③

案例来自孙信茹： 《微信的 “书写” 与 “勾连” ———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案例来自陈静静： 《互联网与少数民族多维文化认同的建构———以云南少数民族网络媒介为例》，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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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造就一个族群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 “血缘关系” 或者 “历史文化” 这些东西， 而是所谓的某些

“起源” 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群体凝聚认同的力量来源， 通过对族群历史的缅怀与追思， 借由对历史记忆的筛选和

重组来形成少数民族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不仅是过往历史的体现， 也同时是族群的当下处境的反应

以及对于未来的展望。 族群通过集体记忆来凝聚， 共同的历史记忆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认同的维系具

有重要意义， 同时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常常是群体边界划定的重要参考， 少数民族个体在族群集体

记忆的影响下来建构自己对于族群身份的记忆， 并选择进入或者退出群体。

（四） 认同危机感影响下的群体认同强化

族群的危机感意识类似马克思唤醒无产阶级从 “自在阶级” 转变成 “自为阶级” 的过程， 强调阶

级力量的形成只有客观条件的存在， 没有主观意识与危机感的认知是无法动员的。

我们要唤醒大家的民族意识， 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而不是以前别人强加给我

们的， 蛮子、 倮倮之类的称呼， 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①

少数民族在 “不平等认知” 下建构了 “他者” 的存在， 尤其是对他们来说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对

比性类属———汉族树立了 “他者”， 寻找建立我群的共同点已达到集体动员的效果。

我觉得通过发布这些内容 （彝族的图片、 文章）， 家族群的亲人们都提高了自己的彝族的

自豪感， 也更有家族互助的仪式， 家族关系也更加和睦了。②

当某个人认同少数民族的身份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自己拥有了一个典型的某一个少数民族族群成

员的特征， 他就会努力表现出与自己身份相符合的价值观念、 态度和行为。 在研究一个彝族微信群时，

研究者就发现学会彝语已成为群体所倡导的彝族成员的重要标签。 在此过程中群体成员的身份对个体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它能够使得个体将群体的特性附加在自己的身上， 并努力表现出被群体所认可的

行为特征。

四、 结 　 　 语

印刷语言是奠定民族意识的基础， 因为其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场域， 让原本难以彼此交谈的

人们， 因为印刷媒体的中介作用， 个体感知了那些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同胞的存在。［４］（５４） 一个少数民

族一生中也只是认识一小部分的民族群体成员， 甚至无法知道特定的时间点上其他的少数民族成员究

竟在做什么， 但是却深信有着众多同自己一样的少数民族成员存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同时也可能会有

跟自己一样的族群认同与价值观。 如果透过网络能够增强这种共时性的想象， 这种信念就可以让 “想

象的共同体” 运作起来。

如果没有网络和大众媒介的发达以及社交媒体这样的交流平台， 少数民族可能会面临认同的困境。

唯有在跨越时空界限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支持之下， 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才能够即时凝聚在一

起， 形成一个共同的想象共同体。 除了科技发展带来了交流对话的平台， 少数民族族群本身所重视的

起源、 血缘、 地缘、 记忆、 文化和语言等， 才能凭借这些重要元素来建构族群想象、 界定我群的核心

元素、 划定群体的边界、 巩固族群认同。 在每个少数民族成员的心中， 都会依据自己内心的认知形成

自己对于族群的认同， 对于共同体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 共同体的边界也是流动的。 本文的研究，

对于了解少数民族族群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想象元素以及认同心理做出了分析， 也为分散于各处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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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群体的凝聚提供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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